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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督教

1 �信仰复兴：自1980年以来，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迅速扩张，到
2014年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据估计分别达到5800
万和1200万，其中注册和非注册信众的人数基本各占一半。
城市中受教育专业人士和富裕企业家的信仰人数显著增长。

2 �主要政治管控措施：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对基督徒进行管
控——鼓励有时甚至是强制他们加入国家认可的教会。这
些教会隶属于各种“爱国教会”，并受“政审合格”的神
职人员领导。那些因神学或其他实际原因而拒绝在国家认
可的教会登记注册的宗教领袖和信众，将遭遇礼拜活动场
所被查封的风险，并会面临拘禁、殴打、失业甚至入狱。

3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自2014年初以来，在官方有关 “西
方”价值观和宗教“中国化”的一片声浪中，地方当局采
取了更多手段来遏制基督教的传播。他们使用了一些以前
甚为罕见的打压措施，包括把矛头指向政府认可的教会及
其领导人、抓捕受理涉及基督教案件的人权律师、阻扰圣
诞节庆祝活动等等。在最近对一些被政府认定为“异端”
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打压行动中，有超过400名宗教领袖和信
众被捕入狱。

4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似乎即将取
得积极突破。据报导，双方正在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事
关对于中国一下子出现的超过40个主教职位空缺，如何任
命教皇和共产党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

5 回应与抗争：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引发了来自教会领袖和
信众的强烈反应，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官方“爱国教会”的
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基督徒们发表联名信、抵制官方庆典
仪式、举行室外礼拜、声张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用自己
的身体阻挡官方拆除十字架。很多基督徒也采取了更为细
致的战术来削减政府管控的影响，比如将传教活动与慈善
活动相结合、参加私人组织的山区讲习班（mountainside 
trainings）、培养与当地官员的合作关系从而减少遭受迫
害的可能性。

主要调查结果
迫害严重程度:

天主教 
中度

基督教新教

高

迫害变动趋势:

 天主教

略有降低

基督教新教

增加

特别报告: 中国灵魂争夺战

32



“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

透。” 
—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讲话 1 

“我会强烈要求[省民宗委]…立刻

停止此类撕裂党群关系的拆除十字

架的谬行。”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发表于2015年7月的一封

公开信 2 

浙江省三江教堂是一个受

政府认可教会的财产。

这是三江教堂2015年4月

被拆毁前和被拆毁后的

情景。

图片来源： Shanghaiist/ 
China—in His image (英
文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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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演变
基督教据信最早在公元7世纪就已来到中国，但到了唐王朝灭亡的公元907年，它已经被打压殆
尽。在元朝统治下的13世纪，基督教重新在中国出现并且经历了周期性的起伏消长——取决于
基督徒与帝国统治者的关系以及中国与外国的关系。3 在民国时期（1911-1949），像孙中山
和蒋介石这样的首脑人物都是基督徒。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当政之后，中国政府驱逐了外国传教士。在1950年代，中国成立了几
个“爱国教会”，从而在切断与外国教会之间关系的同时，建立起党和政府与中国数百万基督
徒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Protestant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4 成立于1957年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5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即便是隶属于政府的宗教团体也遭到解
散，所有的公开宗教活动都被禁绝。不过，从198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主导
了一段相对的宗教开放时期。那些爱国教会得以恢复，政府还提供资金修复教堂和一些重要的
宗教圣地。

但即便在这一段更为宽容的环境中，周期性的镇压也是中国基督徒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的特征，尤其是针对那些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的教会和宗教领袖。
由于中国政府将基督教视为西方国家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和西方价值观
与民主理念向中国进行渗透的管道，因而经常由于某些有国际关联的事件而
引发中国政府对基督教团体的打压。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之后和2008年北
京奥运会之前所发生情况就是如此。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某些团体，其影响
力一旦超越了他们的省份，便会因“邪教”6 的名义被查禁。7

镇压运动的典型特征通常包括突袭未经登记的查经聚会或宗教仪式、抓捕数百名宗教领袖和信
徒。在胡锦涛当政期间，绝大多数被捕的人在短期行政拘留之后都被释放，但每年都有数十人
被判处“劳教”或入狱。8

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十年里，中国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官僚机构日益庞大，规章条例日益繁
多。随着2005年实施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海内外的一些观察人士曾经乐观地估计这
些新的条例或许能让家庭教会获得登记注册，并且无需隶属于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
然而，那些教会领袖和试图帮助他们的律师们很快发现登记注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尝
试都是危险的。结果，到了2010年，只有为数不多的信众团体获得注册，在北京一地据估计有
2000间家庭教会，而相比之下只有5所 “三自爱国运动” 的教会及8个下属的聚会地点。9 

那些一直拒绝加入官方认可教会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和会众，就他们的犹疑给出了神学的和实际
的理由：

•  神学理由：对于天主教徒而言，争论的焦点是他们对梵蒂冈权威的信仰。正如教皇本笃十六
世在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一封信中写道的，“如果一个教会旨在‘独立’于罗马教廷，
就宗教层面而言，这是与天主教的教义相违背的。”10 有些新教教徒也表达了类似的关切，
他们认为 “他们（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是共产党，而我们的领导是耶稣基督。”11 还
有一些基督徒则发现“爱国教会”为了迎合中共优先关注的问题而更改教义，而这些更改是
与他们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大相径庭的。

•  历史理由：有些非官方教会的宗教领袖和信众则因为厌恶那些“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
袖们在毛泽东时期迫害基督徒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而拒绝与之为伍。12

“他们（三自爱国运 

动教会）的领导是共 

产党，而我们的领导 

是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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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僚制度：对于很多非官方教会而言，与申请注册相关的种种行政要求令人不堪重负而且
不切实际。13 而一个教会一旦登记注册，政府则时常会干涉教会活动的管理，甚至布道的话
题。有时，在一个地理辖区之内，获得许可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数量是受到限制的，
这意味着一个非官方教会必须与一个更大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合并而不能自己单独注
册。14 数量有限的官方教会又导致教堂人满为患，这从而又刺激了非官方会众团体的 
形成。15

•  安全原因：登记注册的要求之一是申请人须向宗教事务官员提供成员名单。鉴于以往的宗
教迫害运动，很多家庭教会领袖们不愿意这么做，主要是担心这些信息可能被当局用来袭
扰他们的会众成员。16

基督教在当今中国
尽管时不时地遭遇打压，有时在某些地区甚至是残酷的迫害，自1980年以来基督教在中国总体
上的发展轨迹还是呈现出显著的增长，其中包括胡锦涛当政的十年。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地官
员和教会（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之间形成了合作的或者至少是容忍的关系。

各种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估算悬殊很大，部分是由于未注册教会礼拜的信众不大可能在人口普
查或舆论调查中坦言他们真实的信仰。2014年，国家宗教事务局（SARA）的报告说，中国有
在政府注册登记的2900万新教徒和570万天主教徒 。 17 而可资利用的调查和学术研究结果则显
示，至少另有同等数量的信众在非官方注册场所进行礼拜活动，由此得出的估算是有5800万新
教徒和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18

这些时常为观察人士所引用的信众人数，使得中国基督徒的总人口达到7000万，也使得基督教
在中国成为继汉传佛教之后第二大有组织的宗教。有些学者和福音派机构相信中国基督徒的实
际人数可能高达一个亿，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非官方教会。19 由于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之间
的界限日益模糊，对基督徒人数的估算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有些地方这两种教会的领袖们
达成默契，信众个人可以在多个场所进行礼拜。20

中国基督徒的宗教活动包括诸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查经小组、祈祷会、 
圣餐礼和洗礼等常规活动。中国的天主教徒会为圣诞节、复活节、圣灵降 
临节、圣母升天节等节日举行特殊的仪式（大弥撒）。21 中国的新教徒也纪
念圣诞节和复活节。有些中国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会进行一些
糅合了基督教和中国民俗传统——诸如祭祖和看风水等等——的“复合型” 
活动。22

即便是从官方资料来看，基督教的传播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些数据只包括了年龄在18岁以
上并在注册教会进行礼拜的信众。这些数据显示，新教徒人数从1982年的300万增长到了2014
年的2900万，增长近10倍。23 或许在过去十年，基督教最显著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城市地区。这
一增长导致了被一些学者称为“老板基督徒”的出现——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企
业家。24 虽然如此，基督教在农村地区也依旧盛行。25

基督教的增长可以部分的归功于在毛泽东死后，由于管制的放松而带来的广泛的精神追求的复
兴、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经济繁荣，以及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很多中国人失去吸引力之后而
产生的道德真空感。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具体因素推动了基督教的扩张，而代价或许是汉传佛
教和道教等更加“本土”宗教的式微。26 有些专家认为，在“文革”期间对所有宗教的严厉打
压重新配置了 “宗教市场”，而其他中国（本土）宗教影响力的衰落则为基督教在中国赢得立
足之地创造了契机。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并致力于一个庞大的经济发展规划，很多大学生

收入较高的中国人开始

将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富

裕国家之间的关联视为

一种现代性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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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入较高的中国人开始将基督教及其与西方富裕国家之间的关联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象征。最
近，由于中国敌视宗教的政治环境，新教“家庭教会”在组织结构上的灵活性促进了基督教的
扩张和新信众的加入。27 这与汉传佛教和道教的状况形成了对比，这些宗教的活动与实体性的
庙宇建筑紧密相连，而这些建筑通常都是固定的、时常甚至是一些古迹，特别容易受到政治管
控和限制。

在社会经济和结构性的因素之外，尽管劝说他人改变信仰从严格法律的意义上是受到禁止
的，但是巧妙的传教手段直接促进了基督教呈指数级增长。比如，中国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
发起和参与慈善工作。一些大型基金和机构的运作得到了政府的认可，爱德基金会（Amity 
Foundation）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能够募集数百万美元的救济资金。还有其他一些较小规模
的活动，诸如通过当地教会赞助医疗诊所、文化演出或社会项目。这些活动项目给中国基督徒
提供了个人精神满足和“做善事”的管道。它们也间接地向那些非信众展示了宗教对个人和中
国社会的积极影响，并给基督徒提供了一个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分享了他
们信仰的原则与益处。28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
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执掌中共，基督教此前在中国业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大规模增长，但国际
人权倡导团体也注意到，在过去若干年有一股逐渐抬头的迫害宗教的势头。29 由于官方对几位
主教的任命没有得到教宗的认可，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而“家庭教
会”则面临注册登记、与“三自”教会合并甚至遭查封等日益沉重的压力。30

这位新领导人上台伊始，似乎形势并无明显变化。不过，人们还是注意到2013年在全国各地发
生了数十起打压事件，尤其在北京、河南和山东。31 到2014年底，针对基督徒，尤其是对新教
徒和几个不同的“类基督教”团体的迫害事件出现了激增。32 中国的一些过去给基督教提供相
对宽松环境的地区成为新的引人注目的镇压区域，直接遭受政府迫害的基督徒人数比过去多出
数千人。这种高强度镇压行动一直延续到2015年和2016年初。33

在迫害日益加强的大背景下，习近平当政后，出现了若干新现象：

1.	 拆除十字架运动： 自2013年3月开始，浙江省各地当局开展了一场为期
三年的所谓“三改一拆”运动，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教堂建筑。到2016年中
期，至少1500座教堂的屋顶或墙面上的十字架被拆除，超过20座教堂被拆
毁。34 运动最初是在温州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然后很快波及全省，甚至蔓延
到农村乡镇。成为打击目标的主要是新教教堂，不过也有数十处天主教礼拜
场所的十字架遭到拆除。这场运动到2016年初依然在迅猛开展，据报仅在
2016年3月3日一天就有49处十字架被拆除。35

当局试图用“违章建筑”、“违反规划”等借口为其之前的强拆行为辩护。在某些案例
中，有的教堂确乎超过了政府批准的范围，36 但是政府的内部档案则显示出，这场选择性
的以教堂为目标，集中拆除十字架的“三改一拆”运动还有其他动因。37 虽然不如浙江省
这样系统性地进行，但是在福建、河南和安徽等基督徒相对较多的省份据报也出现了强拆
教堂的情况。38

这场运动的规模以及与之前对基督教的宽容所形成的反差，已经在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中产
生了一种危机感。2014年以前，浙江省是一个对基督教相对开放的省份。当局对基督教采
取了宽松的政策，甚至未经注册的基督教团体也能获准建造自己的礼拜场所。有报导的迫
害事件寥寥无几。39 而在过去两年，由于信众们试图抵制官方的打压运动，紧张关系日趋

到2014年底，针对基 

督徒的迫害事件出现 

了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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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静坐抗议、大规模拘禁和部署防暴警察等状况日益频繁。40 有些抵制行动导致了悲剧
性的结果。在2016年4月，河南省一名牧师的妻子遇害，当时她和她的丈夫因试图阻止政府
拆除他们的教堂而遭推土机掩埋。41

2.	 对政府认可的教会及其领袖的打压：浙江省此次“反十字架”运动中最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大量“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下属的教堂成为打 
击目标。由于来自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甚至那些政府下属的各种 
“爱国”宗教协会的领袖们，一直力图规避政府的干预，他们也要面对
拘留和监禁等惩罚——如此待遇在过去只属于他们的那些“家庭教会”
同仁们。 
 
其中最为突出的案件当属包国华案和顾约瑟案。包国华是政府下属的中
国基督教协会成员和一座政府许可的教会的牧师，他在2016年2月被判
入狱14年。42 顾约瑟是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和一座政府许可的大型教
会的牧师。这座教会曾经被政府树立为中国宗教自由的典范，顾约瑟牧
师被开除出基督教协会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并于2016年1月至3月遭
到拘押。43

中国政府声称这两起案件都涉及财务问题，但是这二人公开反对拆除十字架运动的立场，
以及他们遭遇惩罚的时间点都让很多观察人士相信政府对他们的指控是捏造的和报复性
的。严惩“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牧师的案件在浙江省之外也有所报导，其中包括2014年河
南省判处张少杰牧师入狱12年。44 在2013年之前，“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导人受到如
此惩处的案例非常罕见。45

3.	 大规模拘禁“邪教”组织成员： 自2014年初开始，中国各地当局强化镇压，甚至铲除各
种“类基督教”派别团体，这些派别与主流的新教几乎没有任何关联。这些团体的数百名
神职人员和信众遭到拘禁或被判入狱。这次打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2014年5月的一起事件
而引发。据称这次事件中，一名妇女由于拒绝向那些劝说她入教的人提供电话号码，在山
东省的一家麦当劳餐厅被数名“全能神教”（亦称“东方闪电”）信徒殴打致死。46

然而，对中国法院若干判决的一份分析结果显示，此次运动打击的目标还包括与麦当劳餐
厅事件无关的其他8个“类基督教”团体。47 在这些法院判决中，大多数人被判入狱似乎
是因为他们和平地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非由于涉及对他人实施暴力。这次运动
中被清除的人士都是根据《刑法》第300条遭到起诉。这一条款用来惩治 “组织、利用会
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依法最高可以判处（被告）无期徒刑。此
法条创制于1999年底，用于开展镇压法轮功团体的运动（详见法轮功章节）。法庭档案显
示，至少有439名来自各“类基督教”团体的人士，在2014年1月至2016年5月之间根据这
一条款被判处最高10年刑期，各起案件涉及28个省和直辖市 。 48 有关起诉在2014至2015
年达到高峰， 2016年初开始放缓，大约80%的起诉与备受争议的“全能神教”有关。49

这些调查结果有助于解释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所公布的数据，这
些数据注意到在2014年基督徒被判入狱的人数急剧增加。50 但是无论主流新教领袖还是来
自地下“家庭教会”的会众都有人因《刑法》第300条的规定而遭到指控和判罪，这一现
象显示一个旨在迫害某一个宗教团体的压制性法律工具，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施加其他团体
身上。事实上，据说有几位政府代表对一位人权律师解释说，在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任何非
官方宗教团体都可能被当作“邪教”并因此受到惩处，无论这个团体是否在政府查禁的名
单上。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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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压协助教会的律师： 多年以来，那些代表受迫害信众的律师一直面临官方的打击报复，
手段包括剥夺律师资格、监控和人身伤害。在2012年之前，有少数维权律师遭到拘留和监
禁，比如高智晟和王永航律师，但这似乎是由于他们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引发并非是由于
基督徒。在习近平治下，维权律师被捕入狱的人数总体上有所上升。作为2015年7月开展
的镇压运动的一部分，若干曾经协助受迫害基督徒的律师和法律活动人士被捕，遭遇数月
的拘禁、虐待和强迫在各种媒体上认罪并诋毁自己维护人权的工作。突出案例包括张凯律
师案和法律助手赵威案。52 其他一些律师，比如李和平，直至2016年9月还依然被拘押，
并将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53 据报导这三位当事人自己都是基督徒。

5.	 加强阻挠圣诞节庆祝活动： 圣诞节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商业性节日，54 但是从
2013年开始，中国当局开始在全国不同地方采取措施防止基督徒在一起进行礼拜或庆祝圣
诞节。55 非官方的教会报导说，他们在组织大型的祈祷会或聚会时遇到了更大的障碍。西
安市和温州市的政府当局则采取措施限制儿童参与圣诞节，还在2014年禁止大学生庆祝圣
诞节。56

总而言之，种种这些趋势反映了有关新教团体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些潜规则发生了显著变化。
由学者特蕾莎·怀特（Teresa Wright）和建瑞珍（Teresa Zimmerman-Liu）在2013年4月发
表的一篇文章，描述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教关系的各种不同模式，其中包括对注册教会更加
宽容、在浙江和广东这样省份赋予非官方基督教团体更大的自治权以及在城市地区较少使用暴
力镇压手段等等。57 从上述的分析很容易看出，自2013年以来在中国的一些重点地区此类政教
关系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激发了中国当局与官方和非官方新教团体之间更大的冲突。

镇压运动的加强及其所采取方式的背后有多种原因。首先，基督教的日益普及或许激发了某些
中共领导人采取反制行动。基督徒人数的可靠估算为7千万至1亿，这使得基督教恰好达到了法
轮功在1999年的同样规模，当时中共对法轮功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镇压。这个人数也使得基督
教信众几乎和中共党员人数一样庞大——2015年，中共拥有差不多8800万党员。 58 与法轮功
相比，尽管中国的基督徒在领导方式、教义和宗教活动等方面都更加松散，但是其信众庞大的
人数和公众可见度或许已经惹得中国领导人寝食难安。

除此之外，基督教在全国各地的汉族人当中进行传播的各种管道遍及从贫 
困农民到富有企业家的各个社会阶层，并且建立了跨省份和跨国（包括通过
互联网和维权律师）的联系网络。所有这些特质都符合一些专家认为的导致
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理由。59  一份在一些媒体报导中被引用的政府内部文件明
确表示，浙江省的拆除十字架运动的目的就是管制“过分普及”的宗教 
活动。60

导致加强镇压的第二个因素是，官方越来越强调“中国化”基督教并使之“适应”中国的 
“社会主义社会”。相应措施早在2012年11月之前业已存在，但是这种论调在之后已经蔚然
成势并得到了习近平的首肯。在2015年5月的一次讲话以及后来在2016年4月的几次谈话中，
习近平提出了中共宗教工作的“四个必须”，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化”，包括宗教教义的中国
化。61 虽然在实践层面人们对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化”依然有些不知所云，不过已经看到
一些表面上的变化。变化之一就涉及到教堂建筑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降低教堂的公众
可见度。这是2014年底在浙江开展的一场运动试点的重要内容，这场运动就是在浙江省内的 
基督教小区实施“五进五化”。62 对教堂建筑的重点关注有助于解释拆除十字架和其他对教 
堂外观的改动。到2016年中，其他方面明显的“中国化”包括，从一些带有民族主义的措施， 
像要求在教堂建筑上挂国旗，63 到一些更加莫名其妙的倡议，像在基督教会众当中推广中国茶
文化。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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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打压趋势背后的第三个因素有关反西方的政治环境以及习近平领导下进行的意识形态整
顿，包括官方针对外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海外“敌对势力”对宗教领域的渗透所发出的警告。此
类言论，再加上尤其针对新教教徒的各种强化限制措施，似乎反映了中共对这样一个去中心化
宗教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焦虑—这个宗教的领袖们与像美国和南韩这样的民主国家的教友们有
着私人联系，即便基督教实际上已经相当“中国化”了。

至于具体说到浙江省逐步升级的紧张形势，省委领导人的主动发起以及该省主办一个国际性政
治峰会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2年12月上任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一直与拆除十字架运
动有着密切关联，据传闻他在2013年10月的一次温州之行中说，大量明显的教堂建筑和十字
架似乎与风景不“协调”。 65 中国于2016年9月在省会杭州举办20国集团高峰会议则引发了当
局另一轮措施，加快遏制基督教在这个城市的公众可见度。66

在习近平于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夏曾经是习的副手。67 这种密切的关系
也使得人们推测习近平自己或许也插手了镇压运动的发起。68 由于没有渠道获得中共的内部数
据，因此无法得知实情。但是这场运动已经持续了两年，引起了国内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批
评，而习近平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阻止。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尽管中国的天主教也受到了上述事态的影响，尤其是浙江的拆除十字架运动，69 但是政府对待
天主教政策的总体轨迹不同于新教所面临的局势，而且似乎很有可能出现积极的变化。在经历
了2010年至2012年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的明显恶化之后，到2016年年中围绕双边关系出现了一种
乐观情绪，并且有希望获得某种突破，尤其在有关主教任命问题上。

教宗方济各于2013年3月就职，仅比习近平成为中国国家主席早三天。几乎上任伊始，这位新
教宗便开始对中国和习近平本人频频示好。他在当月就给习发去贺信，还任命了某位有中国经
验的人物担任梵蒂冈的高级外交官，并试图在2013年9月同时访问美国期间与习近平会面。教
宗试图获得北京方面青睐的努力在他的言辞中也显而易见。在2016年1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中，
他表示敬佩中国伟大的文化和古老智慧，还向习和中国民众发出了农历新年问候，一位教宗向
一位中国领导人做出如此姿态还是前所未闻。70

北京方面已经注意到教宗的这些努力。在2014年7月至2016年1月之间，中国政府与梵蒂冈代
表举行了三轮非正式会谈，71 同时中国国家媒体对教宗方济各的报导也一直相当正面。72 北京
方面避免单方面任命主教，2015年8月一位得到双方认可的主教在河南省就职，这是三年中第
一例此类任命。73  2014年8月，中国允许教宗在访问南韩返程时飞越中国领空，这是中国政府
首次发出这样的许可。

由于主教职位在中国累积了大量空缺，双边关系出现明显解冻的时间点就尤为意味深长。职位
空缺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是源于在1949年以前任命的老一代主教或是退休或是去世。如果北京 
不经过梵蒂冈的认可而在这些职位上哪怕是部分地任命自己的主教，那么非法主教的人数就 
将从不到10人上升到超过30人。这将会加深天主教领袖们之间的裂痕，他们中有些是只被梵蒂
冈承认的，有些是得到双边认可的，而有些则仅仅是中共机构任命的。教宗方济各或许是有意
想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尽管他最近的努力同梵蒂冈与全世界共产党政府达成和解的政策是一
致的。

从北京的立场看，有若干因素使得教宗方济各成为了一位比他的前任更有吸引力的对话者。 
首先，作为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而非西方欧洲国家的国民，人们会觉得教宗方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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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会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政治工具，而中共一直担心有人利用宗教权威来破坏中国的政治
稳定。

其次，作为第一位耶稣会教宗，方济各表示自己与中国有着特殊而强烈的联系。耶稣会士们在
向中国引入天主教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一些奉命（前往中国）的耶稣会代表们，如16世纪的
利玛窦（Matteo Ricci），与中国的帝国朝廷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关系。74

第三，教宗方济各所表达的对中国伟大历史与文化的敬佩与习近平自己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相吻合。教宗示好的举动看上去已经产生了一些良好效果，一些政府下属
的天主教机构的领导人敦促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协议，并允许教宗访问中国。76

最后，由于在全国各地只有1200万信徒，尽管存在与境外宗教权威的联系，但无论是人数规模
还是地理分布范围，天主教或许是中国最没有政治威胁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利用当前时机缓
和与教宗的紧张关系，尤其是一位大家认为不太可能利用权力去刺激反共情绪的教宗，将会改
善习近平的国内国际形象。

随着幕后谈判的推进，观察人士相信桌面上可能会有三种神职任命的安排方案：

•   梵蒂冈向北京提供一份可以接受的候选名单，北京方面来做最终选择。在越南就是采取类
似的模式。 

•   �梵蒂冈做出具体选择，但之后必须通过中国官方管道获得确认。 

•   �北京方面采取主动，但给予候选人足够的时间以赢得梵蒂冈的认可。在过去10年里，若干
神职任命采取了这种方式。76

尽管在梵蒂冈和中国天主教徒中存在一种期望和乐观情绪，但是在香港和大
陆都另有一部分人对双边恢复邦交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北京会迫使梵蒂冈
做出让步从而加强政府控制，但又未必会减少（对信徒的）暴力迫害和监
禁。不过，对于那些既想效忠梵蒂冈又想免遭政府迫害的天主教徒们而言，
双方关系的改变能够解决他们面临的道德窘境，而且能够使得教会内部被教
宗认可的和未被认可的各方更加团结。

2013年3月以来实际的事态发展增加了怀疑论者们的担忧。即便是在中梵关系改善的背景
之下，对地下主教和神父的拘押一直时有发生 。 77 上海的马达钦主教2012年在他的神职任
命仪式上与“天主教爱国会”（CPA）分道扬镳，之后他一直被软禁在一所神学院内的家
中。2016年6月，一篇以马达钦的名义发表的博客文章公开承认当时的决定是一个“不明智的
举动”，解释说他“受到外界的蛊惑”，还赞扬了“天主教爱国会”。78 有些观察人士质疑这
篇贴文的真实性。他们注意到（马受到）政治高压和“政治教育”的可能性——如果这篇文章
确是出自马的手笔，79 同时还对梵蒂冈在这一事件上保持沉默表示震惊。80

另外，2013年4月，政府实施了一套更具限制性的有关主教任命的新条例，以取代1993年开始
实施的旧条例。81 新条例明确要求（主教任命）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并且将主教任命的最终
决定权赋予了中央有关当局——尤其是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国家宗教事务局，从而使得主教教
区更加难以通过与地方官员的良好关系而获得商讨的余地。

重要的是应当注意这并非第一次出现希望。当前正在探讨的有关主教任命的提议在2007年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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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过，但仅仅三年之后双方关系又趋恶化。82

政治管控的关键手段
中国当局采用了若干主要策略来影响政府认可的教会的发展，同时遏制非官方教会的盛行和 
成长。

1.	 官僚机构的监管和登记注册的压力：中国的党和政府对基督教实施控制的基础是政府在各
地的宗教事务局系统和各种“爱国”协会，包括“天主教爱国会”、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
新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这些机构的章程传达了他们明确的政治优先级。学者皮
特曼·波特（Pitman Potter）注意到“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章程“强调服从党的领
导，拥护政府的权威和社会主义祖国。”83

与这些协会密切合作的教会和宗教领袖们会得到政府资金以及获准去官方神学院受训，但
是必须保证做到“三个固定”——固定集会地点、固定领导和固定覆盖范围，还要拒绝接
纳18岁以下的会众。84 很多教会领袖和会众宁可在政府管控之外运作，从而保持更大的自
治，尽管这样会带来风险。

同时，中共自己官僚主义的限制使得官方教会实际上不可能满足国内所有基督徒的需要，
规则又不允许没有加入“三自爱国运动”或“天主教爱国会”的教会获得政府注册。85 其
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法律管辖之外的信仰空间，而地方官员则一直采取各种不同手段
迫使那些未注册的团体或是解散或是与附近的官方教会合并。

2.	 对礼拜场所的限制： 很多被报导的迫害事例都涉及到地方当局为了限制基督徒在特定的地
点进行礼拜、集会和培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其中包括，用周期性的突袭驱散未注册教会
的《圣经》培训课程，向业主施加压力取消租房协议从而阻止未注册教会在他们选择的地
点集会。86 在更加极端的案例中，安全人员会切断教会场所的水电，阻止信众进入或是拆
除教堂建筑。 
 
直到最近，这些手段都主要是针对未注册教会，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城市会众团体比如北京
守望教会，试图迫使信众加入“三自爱国运动”的教会，或是拆分成更小和不那么有影响
的团体。87 然而在过去三年里，越来越多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也遭遇了对他们礼拜场
所的限制、强拆或是与地方当局的物业纠纷。88 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遭遇袭扰和强拆
的趋势则根绝了非官方教会申请注册的所有想法。

3.	 对神职人员的管控： 各种“爱国”协会的一项关键功能就是培训、任命、指派和管理神职
人员。中共希望培养能够教导信众们“爱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爱国”宗教领
袖。89 24所国家和省区级的“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神学院和13所“天主教爱国会”的神
学院承担了这些培训工作。90

心怀抱负的学员们面临诸多障碍，包括（神学院）偏向于招收年轻申请者（年龄在18至25
岁之间）、文化考试和由当地宗教事务局通过背景审查进行的政治审核。过多的申请人和
有限的名额使得神学院在招生条件上非常苛刻。毕业生还必须完成另外一整套步骤才能成
为“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牧师，包括在教堂见习和神职任命，所有这些都要受到宗教事
务局的严密监督并且要得到 “三自爱国运动” 教会各级领导们的批准。

对于天主教而言，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是遴选和任命主教的机构，包括那些未获得梵蒂冈认
可的主教。近年来，（政府的）一种做法在政府认可的神职人员中引起不满，政府官员们

www.freedomhouse.org

自由之家

41



有时会强迫那些经梵蒂冈认可而获得神职任命的主教，去参加那些未获教宗同意的主教的
任命仪式。而这些“不合法”主教出席其他各种不同宗教仪式或神学院毕业典礼同样加剧
了紧张关系。91

政府培养和任命政治忠诚的神职人员的努力跟不上基督教在中国扩张的步伐，这也破坏了
中共的既定目标。事实上，学者卡尔森·维拉（Carsten Vala）的实地调查显示，中共自
己的一些管控措施——包括僵化的培训课程、对神学院申请人的政治审查，以及政府对教
会任命和神学理论的干预——已经导致了“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牧师奇缺。反之，那些
未注册教会在领导人培养方面则更加多元、灵活、简单和自主。这给信众，甚至 “三自 
爱国运动”教会培养的牧师提供了更多机会成为教会领导人，尽管会面临更多被袭扰的 
风险。92

4.	 篡改基督教义和进行政治教育：中共认为神学理论是左右信众政治取向的核心，并一直试
图淡化基督教信仰的某些方面而倡导另外一些方面。1998年，“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
最高领导人丁光训主教提出了“神学思想建设”。他提倡“淡化”“因信称义”的传统教
义，而强调做“守法好公民”，本质上是要鼓励中国的新教徒在宗教权威之上更要服从党
的权威。丁光训还支持那些符合党的优先利益的教义解释，比如维护国家统一和提供社会
福利等等。93 

这种神学手段已经成为很多神学院培训课程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布道内
容的基础。94

在神职人员中进行定期的“政治教育”是神学院培训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
2015年7月，上海当局强令天主教神父和修女参加“再教育”学习班，主题
是当时刚刚结束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95 与此同时，还投入大量资源以管制
宗教书刊的出版，惩治那些印发非官方书刊的个人，并以从事“非法出版”
的罪名对他们进行监禁。

5.	 拘押和暴力镇压：那些在非注册教会坚持领导工作和礼拜活动的人，以及反对或规避政府
管控的人，都面临拘押、监禁甚至是酷刑的风险。绝大多数遭拘押的基督徒都受到了相对
比较短期的拘留，从数小时的审问到15天的行政拘留不等。对于占遭拘留基督徒大部分的
普通信众尤其如此。然而，每年总有一批主流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遭到长期居留，“被失
踪”或被判入狱。 
 
很多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抓捕和监禁案例涉及到教会领袖或神职人员，自2014年以来，他
们在遭拘捕的基督徒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96 这或许显示了官员们正在采取一个
更加一致的举措通过惩治神职人员来管控信众，但这也有可能是针对教会领袖们在与政府
当局的互动中越发地敢言而做出的反应。 
 
遭监禁的基督徒通过律师和家属定期传递他们遭遇酷刑的报告，97 尽管受到这样的虐待基
督徒并不比其他一些少数宗教团体更加普遍。反而是在近些年，基督徒似乎更容易遭遇拘
禁之外的暴行，尤其是当他们对防暴警察和拆迁队的时候。

经济奖惩措施 
与佛教寺院相反，地方官员通常不会将基督教堂和神学院看作潜在的带来收入的管道。但是，
随着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一些党政官员正在鼓励或迫使基督教机构的领导人将他们掌握的资
源转向一些能够吸引游客和建设地方经济的项目上。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卡尔森·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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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sten Vala）引述了一名河南省宗教事务局干部的事例，此人说服了河南省新教神学院
的领导人改变了校园的设计方案。修改后的校园设计方案包括一条有各种小吃摊位的步行街，
一组描述《圣经》场景的真人大小的雕塑，和一座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大教堂。98

由于针对基督教日趋敌对的政治环境，地方官员类似的鼓励已经产生了事与
愿违的后果。在近年来一起最广为人知的强拆案件中，浙江省温州市的三江
教堂在经历了会众与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僵持之后于2014年4月被拆毁。有
些官员辩称这座宏大教堂建筑的建造超出了许可范围，并以此为强拆行动辩
护。然而，据一位熟悉案件细节的牧师说，“原本的计划并非要建这么大的
一座教堂，但是政府鼓励建造一个更大些的，因为⋯⋯政府希望它变成一个
旅游景点。”99

事实上，当地官员还曾经称之为“样板建筑”。100 但是当省委书记夏宝龙在
2013年底巡视该地区之后，地方官员们的计划出了岔子。夏宝龙对教堂建筑
在周围风景中过分突出表示了忧虑，有些消息来源称是他亲自下达了强拆指
令。101 在另外的一些案件中，地方官员自己下令拆除了一些位于市区的教
堂，因为他们把这些地块用在更加有利可图的项目上。102

除了实体物业的破坏，中国官员还时常给基督徒们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有数十座官方
认可的教堂遭到强拆，包括三江教堂，这些教堂都是靠当地会众的捐款建造的，有些案例中金额
高达数百万美元。这种方式造就了信众与他们的礼拜场所之间一种特别紧密的私人联系。当看到
教堂建筑在他们眼前被粗暴拆毁时，这种私人联系更强化了他们对政府的失望之情。

政府还采取一种更为直接的处罚方式——向会众收缴罚款以阻止他们参加非官方教会。隶属“
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督徒也同样被处罚款，从而防范其他政府任命的宗教领袖的公开反抗。例
如，“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牧师张少杰在2014年被判处徒刑12年并处罚金10万元人民币（合1.6
万美元）。这一判决促使有关当局向张少杰的家属施压，让他们搬出自己的家从而可以将房屋拍
卖。103 抢夺和没收房产—包括个人贵重物品—是镇压非官方教会、牧师和成员的惯常做法。104 
而政府工作人员一旦被发现参与地下宗教活动，则会遭受无薪停职到开除公职等等经济报复。105 
自2014年以来，四川和贵州的一些家庭由于参加地下教会的活动而被暂停了社会福利待遇，106 
或是受到警告说，如果他们的孩子随同父母参加活动，那么将来的教育机会将会受到限制。107

社会反响和抵制
中国的基督徒们对严格的规章制度、社团管控和周期性的迫害运动用各种不同方式作出了反
应。这些反应跨越了注册和未注册教会，进一步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由于这些年官方敌
对态度的加强，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在政府认可的教会领导人和信众中间也相应地增加了，并
导致他们采取更多的应对手段。

不过，中国基督徒最普遍的抵制方式或许只是去政府指定地点之外去寻求更多进行宗教活动的
机会，有时这是得到官方默许的，他们并不直接挑战政府的宗教政策或是试图改变政治制度。
这些努力包括：

1.	 无声地回避限制： 很多基督教领袖和世俗信众各自每天都会设法扩展自主宗教活动的空
间，同时避免来自有关当局的打击报复。非官方教会的会众和查经小组会在私人房屋、办
公场所，或是饭店会议室等处聚会，而拒绝去官方指定的场所进行礼拜。在2013年的一篇
文章中，学者苏珊·麦凯西（Susan McCarthy）描述了在北京的政府认可的天主教进德公
益基金会（Jinde Charities），那些神父、修女和志愿者们是如何把宗教象征和精神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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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融入到他们的慈善项目当中。108 世俗社会活动——像参加马拉松、举办圣诞慈善晚
会或是提供地震救援——对于宗教组织的工作人员个人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同时也是展
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的一个手段。 
 
另外一个例子是，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注册和非注册会众团体的基督徒，在特定的时间
参加了由设在香港的远东广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主办的培训节
目。这套获得“三自爱国教会”许可的广播节目，在复杂的、政治化的官方神学院之外，
提供一个替代性的、低风险的培训管道。109 其他自主学习的机会包括中国境外提供的在线
神学院课程、由海外牧师和学者在访华期间举办的非官方研讨会，以及通过像微信这样的
应用程序分享的宗教媒体内容。110

这一系列抵制行动的另一个极端是，很多基督徒从事被政府禁止的活动，并想方设法保持
隐密。他们参加在农村山区举办的培训讲习班，他们在屋子里装备隔音暗室来举行地下宗
教聚会，印制和散发非官方的宗教出版物，或是通过陆路逃往东南亚国家。111 

2.	 发展与地方官员的合作关系： 很多非官方教会一直寻求与当地干部、
警察和宗教事务局的人士培养积极的关系。他们努力对指派来监视他们的警
官以礼相待，坦率地告知他们聚会时间，或者力争展示他们是好人—没有兴
趣激起社会纷争。112 相应的，一些官员会在他们的辖区内默许“家庭教会”
的存在，而警察在突击检查和镇压行动开始前向非官方教会的领导人发出警
告。113 这种态势大大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并且使得非注册会众可以建造正
规的教堂建筑。近些年随着针对基督教的总体政治环境的恶化，尚不清楚这
种类型关系的空间有了多大程度的缩减。

3.	 法律行动和教育： 当遭遇抓捕或财产纠纷时，无论是注册或未注册教会的领导人和成员都
会与维权律师合作，来提起行政诉讼或是在法庭上为他们的清白和宗教自由进行辩护。尽管
有遭遇打击报复的风险（包括针对律师自己），尽管成功的希望渺茫，这些努力依然在继
续。116 在过去十年里，一位基督教维权人士为全国各地的基督徒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尤其
是为那些来自未注册教会的信众，教育他们有关在中国的法律之下他们自身的权利并且帮
助他们辨别官方的那些行动是违法的。据报导，这些课程以及中国基督徒法律意识的广泛提
高，已经为那些草根信众提供了谈判策略和论据，从而可以在与当地警方的交流中得以运
用，并且在一些案件中阻止了粗暴的迫害行动。117

尽管上述方式在某些时候证明是有效的，但是面对愈演愈烈的打击或者说作为一个原则问题，
有些基督教领袖和信众已经转而采取更加公开和对抗性的战术来抵制政府侵权或要求更加自由
的注册登记政策。值得关注的是，自2013年以来，更多来自政府认可教会的基督徒和甚至那
些“爱国”协会自己也已采取这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吁求。在很多事例中，这种更加果断的态
度已经招致当局的打压，包括拘留、监禁和殴打。公开抵抗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对政府行为发表书面抗议信：无论是一些知名人士还是教会领袖集体或教友团体，都曾向
政府有关部门递交过公开信或请愿书；这些文件然后被发布在网络上，或是通过社交媒体
流传。2014年之后，写作和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信件，向省和国家当局呼吁在浙江省停止移
除十字架和强拆教堂的运动。引人注目的是，有很多公开信来自政府认可的教会下属的个
人或机构，包括省属的“爱国”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和由政府批准的朱维方主教领导的温州
天主教神职人员。116

2.	 抵制被认为“不合法”神职人员参加的宗教仪式：一些天主教徒一直拒绝参加或参与有未
获教宗认可的8名主教出席的庆祝仪式。在2012年的神职任命仪式上，上海主教马达钦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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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地拥抱了3位“不合法”主教，没有让他们在他身上履行“覆手礼”仪式。117 2014年7
月，北京的一所官方神学院宣布一位被梵蒂冈逐出教会的主教将会主持毕业弥撒，这个班
级的毕业生拒绝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118

3.	 进行户外礼拜：当未注册教会因政府向房东施压或是政府其他形式的阻挠而被逐出他们 
的聚会场所，有些人会代之以在公共场所进行礼拜。近年来最突出的案例是北京的守望教
会。它曾经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非官方会众群体，2009年被迫搬离他们的聚会地点，教会领
导人开始在公共广场或公园进行祈祷活动。然而在经历几轮抓捕之后，政府的镇压措施似 
乎在2015年获得成效，教会信众分散成规模更小的“家庭教会”团体或其他形式的会众 
团体。119

4.	 用身体阻挡强拆教堂和移除十字架 ： 在过去数年的很多场合里，大批信众——有时一次
有数百人——聚集在受到威胁的礼拜场所，手挽手组成“人墙”，进行静坐并且歌唱赞美
诗，或是堆起石块阻断进入场地的通道。120 在有些案例中，镇暴警察和拆迁队强制驱散 
聚集的人群，不过尤其在一些比较小的村庄或是比较低调的教堂，信众们成功了阻止了 
拆毁。 
 
据浙江的一位牧师说，这些方式只是阻止了“相当少”的拆除十字架行动。在另外一些案
件中，他说，会众们“在十字架被移除之后，马上又竖起了新的。”还有一种更加间接一
些的响应方式，有些基督徒制作了大量尺寸较小的十字架，可以放在车上，房屋上，或是
路边，以此来挫败政府此次运动的关键目标——降低这一地区基督教存在的可见度。维权
人士则通过照片或影片记录他们的努力，并将这些数据在国内外流传，以期达到最大的影
响力。

未来展望
2012年11月以来，中国当局加强打压基督徒尤其新教徒的行动似乎达到了某
些目的。教堂顶上的十字架明显不如四年以前那么显而易见了，传播他们信
仰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成员减少了很多，一些维权律师和政府认可的教堂
领袖们在藐视政府命令之前要三思而行了。

不过从中共的观点看，政府的行为也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尽管注册教会和
非注册教会之间界限的模糊已有一段时间，但日益加强的迫害却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基督教两大社群之间的团结，也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之间的团
结。拆除十字架尤其成为了中国基督徒之间凝聚力的关键纽带。这一原因，
再加上与一些官员个人有关的因素，或许导致了拆除十字架的行动没有从浙
江扩散到其他省份。

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几年里，其他加强管控的因素和强制性的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会在全国
范围出现。如果当前袭扰和监禁“三自爱国运动”教会及其领袖的轨迹延续下去，非官方会众
将会更没有理由去注册，而“三自爱国运动”教会的领袖和成员们甚至可能会选择“叛变”，
转而大批投向非注册教会。

对于天主教而言，就在本文写作时，在梵蒂冈和北京之间有关主教任命问题的一个协议似乎呼
之欲出。如果这一突破最终实现，那么双边最重要的问题将是这个协议能否减少中国的草根天
主教徒所遭受的迫害。如果不能，那么梵蒂冈将进退两难——如何做出不失原则操守的响应，
同时还要避免新协议不至于破裂。对于像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Joseph Zen Ze-kiun）这样怀
疑这笔交易的人，这将是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场景。

日益加强的迫害却进一

步推动了中国基督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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